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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以璇

人们常用“视讲台如生
命”形容一个人对教师职业的
热爱。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院教授朱锐来说，讲台的意义
或许大于生命。

最近，患癌却坚持授课的
朱锐让无数网友落泪。在朱锐
讲授的“艺术与人脑”课上，
他拄着那根曾陪伴他登山的登
山杖，身子微微前倾，在教室
来回踱步。厚厚的围巾和手套
下都是化疗的痕迹。但是当他
讲到哲学问题时，眼睛瞬间充
满光彩，如同发现了世界上最
珍贵、最明亮的东西一般。

原本40人的课堂容纳了
近百人，过道上也坐满了学
生。沉浸在朱锐的哲学世界
里，学生或仰头倾听，或低头
记录，似乎忘记眼前这位娓娓
道来的师者已是癌症晚期。每
次课前，他还需服下大量止痛
片才能勉强支撑。

有一周为了能准时上课，
朱锐差点儿和医院签了“后果
自负”的“生死状”，手上还
挂着医院的手环，但他在课后
笑着说：“我非常高兴今天坚
持从医院出来了，和你们讨论
对我意义很大。”

前几次课堂上，朱锐平静
地向学生们分享了一个“好消
息”——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化
疗耽误上课了，因为化疗停止
了，不是因为病治好了，而是
此时化疗没用了。

一位哲学学者对真理的不
懈追求、面对死亡时的平和与
豁达，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
在学生面前。

“他的生命状态是明澈
的。”听了小半个学期朱锐老
师的课，人大哲学院2023级
本科生向敏淇得出这样的结
论。向敏淇从第一堂课就认定
要选朱锐的课，“因为他的笑
容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快
乐、最轻松的笑容”。

多年来，朱锐专注于哲学
与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掌握
英语、德语、希腊语等多国语
言，曾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担任教职，2020年进入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至今。

从教30多年，朱锐的教学理念是“教学相长”。
他对所有学生采取平等的态度，把他们不只看作学
生，也视为和自己一样的学者，希望学生用学者而非
学生的姿态要求自己。

无论在课上课下，朱锐都一直鼓励学生畅所欲
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甚至担心自己讲太多了导致
学生没有机会发言，“其实我希望你们可以多说一点
儿，这样我可以倾听你们、从你们身上学习”。

生活中的朱锐喜欢爬山。他曾经独自在野山里迷
路，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沿着溪流找到了下山的路。
生病前，他常常跑到森林公园里独坐，有时还在公园
里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他还喜欢植物，认识很多
种。也许，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使朱锐对生命有了
更深度的思考。

事实上，如何面对死亡是朱锐一直想传递给学生
的。早在上个学期“西方哲学原典”的课堂上，朱锐
就带领学生从电影片段和古希腊悲剧中思考“恐惧”
和“死亡”。他告诉学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
一句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死亡的目的是
战胜非理性的恐惧，到最后，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
本身。

所以哲学家是不怕死的，他在课上说：“学哲学
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我不再恐惧死亡。”

对于朱锐而言，哲学不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
思辨，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总有一天他会
告别他最热爱的讲坛，他说，“如果哪天我倒在课堂，大
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我很自豪”。

他的精神状态，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和接
触他的人，影响他们用何种视角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
人生。

“在困难与痛苦面前，我不再会把逃避当作一种
手段。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想自己也不再会害
怕，不再会恐惧有所失去。”每当想起老师的话，人
大哲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胡可欣会觉得，那些暂
时的痛苦和烦恼，似乎在作为更高整体的生活和生命
面前，都并不再足以困扰自己分毫。

也许，如何面对生与死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学
习的课程。朱锐用他的言传身教，为每个学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生命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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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丹 黄璐璐

让岭上开遍“映山红”
——记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教师张寒平

朱锐在课堂上 李盼 摄

“课比天大，上什么课就应该
琢磨什么课”

选择支教工作前，张寒平是通化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的教师。在城里长大的她，对乡村并
不熟悉。2007年，她带领学生开展暑期“三下
乡”活动，带着画板、颜料和美术工具走进了一
所简陋的村小。

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拿着“稀罕”的美
术材料，村小的孩子们好奇又兴奋地创作
着。气氛的改变发生在临走时：“老师们！你
们还来吗？”孩子们追着问。

望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张寒平感到心狠
狠地颤了一下，她问自己：“还来不来？要怎
么来？”

2008年，作为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张寒
平开始负责师范生的教育实践工作。她发现，
教育实习是把师范生培养成合格教师的重要环
节，“但是很多实习学校、专业老师和学生对
实习都不认真，走个形式”。

张寒平身上有种东北人的爽利和朴素，她
说：“对老师而言，课比天大。上什么课，就
应该琢磨什么课。实践课归我管了，那我就要
把实践课上好。”怎么上好？她想起了村小孩
子们的那一双双眼睛。

就这样，一个想法在张寒平的心里越来越
清晰——让师范生到农村学校顶岗支教，在给
学生一个真正站上讲台的机会的同时，弥补农
村教育资源不足，帮助农村孩子“筑梦”“圆
梦”。

2008年，张寒平提出地方高师院校教育
实习工作新模式，通过校地合作开展“映山红
支教计划”的方式，支援服务长白山区农村学
校。从最初个别学生参与的“民间”行动到
2012年“映山红支教计划”成为全校行动，
如今，通化师范学院18个专业的师范生尽数
参与其中。

最初，有人质疑过张寒平，师范生进行教
育实习，不应该去好学校吗？

张寒平也在想，在农村学校，学生们能成
长、能有收获吗？这些年，她在学生身上看到
了答案。

“马老师回来了！”2015年春季学期一开
学，集安市台上镇中学九年级（2）班的教室
里发出了一阵欢呼——曾在学校顶岗支教了一
个学期的通化师范学院2011级本科生马双，
通过考取特岗教师又回到了学校。

“这些孩子马上面临初升高的转折，我放
不下他们，想陪着他们毕业。”实习前，马双
从教的决心并不坚定，家人对她的希望是考公
务员，但到乡村学校实习半年后，“这些想法
都没有了。”择业时，马双瞒着家人只报考了
特岗教师，并坚定地选择了集安市最偏远的台
上镇中学。

提起那时的选择，马双说：“当看到农村
孩子眼睛亮晶晶、充满渴求地看着自己时，自
己唯一想的就是怎么能给他们更多。”

“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在张
寒平看来，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是没有终
点的，但是，“怎么样让学生在最开始就能
坚定当老师的信念，感觉到这份职业的价
值和收获感，我们认为农村学校是提升师
范生从教意愿、夯实教学技能、扎根乡村教
育的好地方。”

如今，张寒平的理念凝聚成了更大的共
识。通化师范学院校长朱俊义对记者说：“我
们是地方性的师范类大学，如果我们培养的学
生都没有坚定从教、投身乡村教育的想法，那
怎么谈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呢？”

“叫我一声老师，我就不能不管
他们”

“张老师，这学期我们五年级的语文老师突
然崴了脚，能协调个学生来顶一下岗吗？”“张老
师，我们学校今年有个特殊孩子，能派个心理学
专业的学生‘支援’下吗？”……

去学校走访调研的这一路上，张寒平的电
话很少有安静的时候。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学校加大投入，
乡村学校师资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但结构性
短缺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我们加快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背
景下，乡村学校师资，尤其是音体美师资的不
足成了很大的短板。”集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
艳丽说，通化师范学院师范生的顶岗支教实习
帮了大忙。

现在，通化师范学院会提前收集基层乡
村学校的师资需求，更精准地进行实习生选
派。与此同时，当地教育局、学校则积极为
学生提供安全的住宿条件、基本的实习补贴
和良好的成长平台。

从基层学校、教育局不乐意接收到如今抢
着要，从“剃头担子一头热”到双向奔赴，这
些改变并不容易。

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副院长戚庭
跃是最早跟着张寒平组织支教的。他还记得，
最初，“吃闭门羹”是与学校、教育局建立合
作时的常态，“我们在教育局门口一待就是大
半天，跟在局长后面，想尽办法打动局长支持
我们”。

除了外部，在实施“映山红支教计划”之
初，内部压力也很大：有的教师说，学生一出
去就是一学期，教学计划全打乱了，课没法
上。有的学生担心下去那么长的时间，学分修
不够怎么办。还有的教师则担心学生在实习学
校的生活保障和安全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干成了是件好事，但
是谁来干，怎么干？”戚庭跃说，不了解张寒
平的人，有的还会猜忌她行事的目的，了解张
寒平的亲友同事则觉得她有点儿傻——多干了
很多事、操了很多心还不是拿一份工资？甚至
她还常常自掏腰包资助乡村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补贴实习学生。

不被理解，尤其是被内外两种压力挤压
时，张寒平也难免觉得委屈。有一次她甚至已
经打算放弃，这时，她的爱人很坚定地鼓励、
支持她：“支援偏远农村学校的教育是利国利
民的好事，做了我们就坚持住，你一定行！”

振作起来后，张寒平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不愿
意撒手，“一撒手我以前就白忙活了。白忙活不
是说我要什么利益，而是这个事情就断了。不管
是农村的小孩还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叫我一声老
师，我就不能不管他们”。

在通化师范学院副校长张秋菊看来，“质朴”
是学校的底色，也是张寒平和映山红支教团队的
底色。“我们是在山区小城里办的大学，踏踏实实
培养人是我们的初心。立足长白山区，‘映山红支
教团队’想做的也很简单，就是给乡村教育更多的
年轻力量和希望。”张秋菊说。

“为农村孩子服务，这是我终身
的一个誓言”

“虽然我年龄比寒平稍大，但我平时都喊她
大哥。”为了确保学生安全和实习质量，通化师
范学院按照50名学生至少配备一名驻县教师的
标准，组织起了服务保障团队，在已经当了6年
驻县教师的房咏梅眼中，张寒平“霸得住蛮”，

“非常能扛事”。
一次，实习学校打来电话“告状”，说学生

适应得差。张寒平带着房咏梅赶到学校发现，办
公室里，学校老师坐成一排在批评来实习的师范
生。

张寒平不乐意了：“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提到我们学生的优点。作为一个老师，要是
连学生的优点都看不到，怎么当老师？半年的实
习时间，因为你们的不认可、不信任，师范生可
能会失去当一名教师的信念，这对于教育是一种
多大的损失！”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服软”了：“张老
师，从你说的话里，我觉得我们有错。小孩在这
儿，我们应该培养他们，而不是只想着怎么用他
们。”

从大学讲台“沉”到基层，如今，房咏梅的
日常是和片区里的实习学生、各所实习学校的校
长教师和当地教育局保持联系，沟通各方。除了
给学生做指导提要求，更多的时候，她要代表学
生向学校、教育局提需求，最初她常常觉得心里
没底，但只要张寒平在她就很安心，“寒平像大
山一样让人觉得踏实可靠”。

尽管被视为“映山红支教计划”的“灵魂人
物”，张寒平自己最常说的却是：“没有团队没有
学校的支持，我就算是铁人，也干不成这事。”
采访中，她总是谈自己很少，谈别人很多。

车行驶在国境线上，江水融化，山野渐绿。
去年10月，张寒平也是这样开着车，走遍

了吉林省边境线上的37所国门学校，了解每所
学校的生源、师资等情况。

在她看来，无论是乡村教育还是边境教育，
最需要的都是“年轻新鲜的血液”。“怎么让校园
里充满年轻的生命，跑起来、跳起来、乐起来，
这才是对乡村学校和边境学校最大的贡献。”张
寒平说。

张寒平回忆起自己16年前作出决定时的想
法：“在农村搞活动，不能给了钱就走、短暂停
留一下就走，那是在‘晃’孩子。来到农村看到
了农村孩子的情况，我想帮他们，但是咱不能今
儿帮明天不帮，那还不如不帮。要想负责任，就
得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今年，张寒
平53岁了，她说自己还能再干7年，“退休后，
我也打定主意了，还要为农村孩子服务，这是我
终身的一个誓言”。

在长白山区，最早凌寒开放的映山红被称
为“春的使者”，它带来了春的希望。而在当地
山区人们的心中，“映山红支教计划”则带来了
乡村教育的希望。

16年了，在长白山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乡村学校在哪里，张寒平和学生就在哪里，映山
红就开在哪里。

人
物速写

3 月 21 日中午，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
大学生支教实习指导
中心主任张寒平交代
好手里的工作，匆匆
地开始了又一轮的下
乡 巡 回 。 此 前 半 个
月，通化师范学院761
名 师 范 生 已 整 装 出
发，开始了为期半年
的春季学期支教实习。

这天下午，张寒
平赶到了 100 多公里
外的临江市苇沙河镇
中心学校。正在这里
实习的2021级教育学
专业本科生熊萤对她
说：“张老师，在这儿
挺好。但是我带的五
年级只有1个学生，学
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还不知道怎么办好。”

“你是教育学专业
的，要做研究，1个人
的课堂怎么上好，这
不 仅 仅 是 个 教 学 问
题，还要思考如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要
和学生交朋友，趁这
次实习你正好写篇论
文研究一下。”在给出
了几个小技巧后，张
寒平建议道。

坐落在半山腰的
苇沙河镇中心学校是
一所边境学校，沿着
坡 地 下 去 就 是 鸭 绿
江 ， 江 的 对 面 是 朝
鲜。离开苇沙河赶往
下一所学校，道路蜿
蜒，张寒平的车开得
又快又稳。她笑称自
己是一个开车技术很
好的“非典型”女司
机。

从 2008 年开始，
张寒平带着师范生通
过顶岗支教实习的方
式服务了长白山区330
多所学校。16年，15
万公里，张寒平的车
技就是在支教路上练
出来的。

张寒平到基层乡村学校探望在此实习的师范生。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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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红丰小
学，张寒平送村小学生放学。 房咏梅 摄


